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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朝中后期，大量海外白银涌现在亚洲市场之中充当交易货币并随产品交换而流入中
国，东亚白银货币圈初具规模。在此货币圈中，琉球凭借着长期以来开展对外贸易的基础，积极在
东亚海域开展中介贸易，在促进东亚各国商品交换的同时，也参与到东亚白银贸易活动中，促进了
海外白银流入中国。１６世纪初期，琉球与菲律宾马尼拉建立了贸易联系，琉球商人不仅通过中国福
州—棉兰老岛—马尼拉的航海路线将中国与东南亚特产带往与其交易，而且也顺势参与了美洲白银
的贸易活动，成为马尼拉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重要载体；１６０９年萨摩藩入侵琉球，日本官方命令琉
球商人用日本白银前去中国购买生丝，从而拉开了琉球日本白银贸易的帷幕，从此琉球商人在日本
白银流入中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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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明朝，琉球所开展的中介贸易已在东亚海
域的经贸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琉球商人的足迹遍
布中国、日本、东南亚等东亚各国。与此同时１６世

纪末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的相继大规模开采和中国

对白银的强烈追求为琉球商人中介贸易的扩展提供

了机遇。自明朝中叶以来，中国向外吸收白银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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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日益加强，亚洲白银货币圈初具规模。明代中国
凭借自身强大的商品竞争力在当时世界市场竞争中

长期处于贸易顺差，大量商品的出口带来了众多海
外白银的涌入。欧洲及其他国家或地区为了满足本
国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要只能不断花费白银购买，
这又间接刺激了全球范围内的白银开采。出于政治
因素和地理因素，当时所开采且大量流入中国的白
银主要有两个产地：美洲银矿和日本银矿。美洲白
银的一部分经由西班牙人带往在亚洲的殖民据点－
菲律宾马尼拉再流入中国，而日本白银则是通过前
往日本贸易的欧洲人以及中国商人带往中国。在亚
洲范围内的白银流动席卷了各国，作为已与东亚各
国特别是中国建立贸易联系的琉球更是作为不可忽

视的力量强势登入亚洲的白银贸易之中。琉球商人
凭借着自身已有的海上贸易条件在东亚海域中从事

中介贸易，进行中国与菲律宾马尼拉以及中国和日
本产品交换的同时，也加入到海外白银贸易之中，
使部分域外白银注入中国。“以往关于白银流动的解
释集中在运输的途径上，这些解释很少涉及在白银
流通圈中从事商业活动的亚洲商人群体和其他商人

群体的作用”，［１］（Ｐ５７）这其中对琉球商人群体的作用论
述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本文以此为主题，将琉球
商人的经贸活动置于亚洲白银流动的历史图景之下，
系统探讨琉球商人在明中后期白银内流中的历史地

位和作用。

　　一、琉球商人的中介贸易

琉球四面环海，优良港口众多，有着与生俱来
的海上贸易优势。自琉球于明洪武五年 （１３７２年）
向中国上表贡方物之后，便受到了明朝的大力扶植。
明政府不仅在政策上给予琉球以优惠即规定关于琉

球国进出口货物免税且回赐琉球丰厚物品，而且在
造船航海技术上也给予大力支持，同时赐精通航海
的闽人三十六姓以发展琉球的航运事业，［２］在明朝的
帮助下琉球国已经初步具备了长距离航海贸易的条

件。明洪武七年 （１３７４年）开始实行至隆庆元年
（１５６７年）废除的海禁政策所造成的中国海商的衰
落则为琉球海外贸易的扩大减轻了外来的竞争压力。
不仅如此，琉球国本身贫乏的物质资源也迫使琉球
向海外谋取发展，这便导致了琉球不能完全依靠本
国商品作为贸易交换的对象而需借助一定外物来充

实对外贸易资本。在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琉球
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政策，积极进行中介贸易以促进
本国的发展，琉球中介贸易主要指琉球将自已作为
国与国之间商品的中转站而从事东亚国家之间商品

交换的贸易活动。［３］从此，琉球人走向大海，开始在
南海、东海等海域进行国与国之间的中介贸易，琉
球商人中介贸易的活动范围遍布东亚各国。在中介
贸易开展下，琉球商人进行各国之间产品交换，促
进了东亚经贸活动的运行。例如在与中国贸易时，
琉球除了将本国产品带往中国，其贡品也包含大量
外国产品。在明洪武十六年 （１３８３年）琉球国的贡
品中便有苏木、胡椒等属于东南亚国家特产。［４］（Ｐ３８）

除了东南亚特产，琉球商人也贩卖日本特产来到中
国，万历四十年 （１６１２年），琉球朝贡的货物中就
有 “所贡盔甲等亦系倭物”。［５］（卷５０１）综上可知琉球商
人所开展的中介贸易使得东亚各国的产品得到了交

换，带动了东亚商贸活动的发展，但琉球商人对东
亚经济所起的作用远不仅如此。
在琉球中介贸易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１６世纪

末美洲和日本银矿的大规模开采以及相继流入东亚

经贸活动之中的情形为琉球中介贸易的扩展提供了

机遇。琉球商人因此在进行产品交换的同时，也参
与到东亚白银贸易之中从而使得琉球商人的中介贸

易范围得以扩大。琉球商人之所以能够加入到当时
的白银贸易中，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必然，其主
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商人的逐利天性。中
国商品在海外价格高昂，以生丝贩卖为例，生丝以
原产地价格为基准，在日本市场的价格为原价的

１．８５倍，在菲律宾的价格则为原价的３倍。［６］（Ｐ３３）由
此可知，琉球商人将生丝贩卖到海外，从中可以得
到远超成本数倍的利润同时将所得白银的一部分再

次用来购买中国生丝，如此循环往复，琉球商人所
得财富更是不计其数。
第二，长期以来的对外贸易基础。琉球自加入

中国朝贡体系之后，一直与中国保持良好的贸易关
系，并与东南亚各国也有经贸往来。这不仅使得琉
球可以获得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特产用来前往马尼

拉进行贸易，而且也能够保证所得马尼拉美洲白银
能够再次用来购买中国产品。第三，琉球与日本的
特殊关系。１６０９年萨摩藩侵扰琉球之后，琉球的朝
贡贸易实质上被日本控制，日本官方将一部分日本
白银交付琉球，命其购买中国产品，这样日本白银
便经由琉球商人之手流入中国。在东亚经贸往来中，
琉球商人无论因私或因公都无法规避白银贸易，从
此，琉球商人积极在东亚白银流动之中发挥作用，
从而带动部分海外白银流入中国。
琉球商人在从事中介贸易之时，顺应了海外白

银涌入中国的历史大趋势，积极融入东亚白银贸易
活动中，琉球商人群体也因此被纳入到了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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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白银货币圈之中。在白银货币圈内部，琉球商
人在原有中介贸易基础之上贸易活动的范围得以扩

大，其贸易的商品种类以及自身在东亚经贸活动中
的影响力也得到扩展。琉球商人、中国商人和其他
西方人一起推动马尼拉的美洲白银和日本本土白银

流入中国，从而带动东亚白银货币圈的流动与运行。

　　二、琉球商人的中菲贸易与马尼拉美洲白银内流

琉球商人在菲律宾马尼拉的贸易活动将部分马

尼拉的美洲白银和中国商品联系起来，在这个结果
下，马尼拉得到了中国特产，中国则获得了美洲白
银。由于中国商品对欧洲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为
了更多地获取用来购买中国产品的白银，西班牙人
加紧了对西属美洲殖民地银矿的开采工作。西属美洲
殖民地的银矿主要分布在墨西哥、秘鲁、智利和玻利
维亚等国家的安第斯山脉区域，其中秘鲁的波托西银
矿的白银产量最为丰富。但起初由于技术的落后，西
班牙殖民者开采银矿的进展并不顺利。以秘鲁银矿的
白银产量为例，“１５５６－１５５７年，产量在５．２百万比索；

１５６２－１５６５年，产量在８百万比索；１５６７－１５７０年，
产量在７．７百万比索”，［７］可见此时白银的产量较低且
有下滑的趋势。然而１５７１年秘鲁波托西银矿在生产
中使用了汞合金技术，这种技术的应用使得从银矿石
中提取白银的效率大幅度增加，银矿石利用率的提高
使得白银产量迅速增加，“１５７１－１５７５年白银产量为

２１．６百万比索，１５７６－１５８０年产量为４４．４百万比索，

１５８１－１５８５年产量为４９百万比索”。［８］（Ｐ２３）１６世纪末美
洲白银数量激增为大批量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提供了

前提，美洲白银运往亚洲的渠道有多条，其中一条
便是经由西班牙殖民者之手将美洲白银运至其在亚

洲的殖民地菲律宾马尼拉，再借由大帆船运至中国。
西班牙人为了大量购买中国产品，源源不断地将美
洲白银运往其在亚洲的殖民地马尼拉，在那里西班
牙人与前往贸易的商人进行产品交换，白银也就顺
势流入中国。值得注意的一点，１４９４年葡萄牙与西
班牙签署的 《托德西拉斯条约》中规定了两国在世
界的势力范围，依据约定，亚洲被划归为葡萄牙人
的势力范围，也就因此西班牙无力插手亚洲事务，
这影响了西班牙人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面
对这一窘境，为了更好用白银来交换中国商品，西
班牙于是在殖民地马尼拉招募中国商人参与贸易，
借此方式得到所需产品，而在这种情势下，琉球商
人也参加进来，用生丝来交换白银。［１］（Ｐ９８）

西班牙殖民政府的官方文书中曾多次提及琉球

的相关情况与琉球商人在菲律宾马尼拉的活动，其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琉球群岛的名称以及
地理位置，并间接描述了西班牙试图对琉球进行征
服。在１５７３年西班牙殖民政府长官弗雷·迭戈·德
赫雷拉 （Ｆｒｅｙ　Ｄｉｅｇｏ　ｄｅ　ｈｅｒｅｉｒａ）给费利佩二世的信中
谈及琉球的地理位置，“在这些岛屿 （指日本）和中国
之间偏东的一点是琉球群岛 （Ｌｅｑｕｉｏｓ）。据说他们很
富有，但我们无法对他们了解太多，因为我没有看到
任何人去过那里，基于这个原因，我得出结论，他们
一定很小，而且人们对商业不太感兴趣。”［９］（Ｐ１８３）这里
对琉球群岛的描述基于西班牙的主观色彩，其结论并
不一定正确，经过大量证据表明，１６世纪中期的琉球
已经在东亚经贸往来中崭露头角。同时在１５７５年胡
安·帕切科·马尔多纳多 （Ｊｕａｎ　Ｐａｃｈｅｃｏ　Ｍａｌｄｏｎａｄｏ）
给费利佩二世的信中提及西班牙人试图对琉球群岛进

行探索和征服的内容，“如果我有足够的人员和船只，
我打算派遣人员去发现日本这边的琉球群岛。这对陛
下的服务非常重要，在上述五百名士兵抵达上述岛
屿后，有必要立即实现其目的，即征服、定居和探
索上述吕宋岛以及离中国最近的地区：日本、琉球
岛，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９］（Ｐ２７６）第二，提及
了中国与琉球的关系。“因为他们可能来自整个印
度，包括恒河群岛和它最著名的王国，如坎布加、
通昆、日本、琉球群岛等—特别是当不少人确认中
国人统治了所有这些群岛，并且认为他们是巴罗斯
提到的爪哇人的第一批定居者时。”［１０］（Ｐ３１６）在这段内
容中，西班牙人认为琉球与中国具有相当紧密的关
系，并认为琉球甚至处于中国的支配和统治之下。
第三，提及西班牙试图派出基督教传教士前去琉球
传道。在１５８６年胡安·德莫隆 （Ｊｕａｎ　ｄｅ　ｍｏｒｏｎ）给
费利佩二世的信中提及 “为了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
安全，有必要安抚和统治他们，而这在以后将是非
常困难或不可能做到的。这些省份包括巴 ［布］延
斯、赫尔莫萨岛 ［福尔摩沙］、卡瓦洛斯岛、琉球岛、
阿约岛 ［海南岛］、贾巴斯、伯尼、巴拉圭、卡拉米
安、棉兰老岛、暹罗、马卢科和许多其他省份。”［１１］（Ｐ２９０）

在１６４０年迭戈·阿杜阿尔特 （Ｄｉｅｇｏ　ａｄｕａｒｔ）这样描
述琉球：“直到接近靠近日本的琉球岛，这些琉球列
岛数不胜数，其中一些非常大，非常肥沃。他们的
居民天生性情很好，因此，他们是异教徒，所以所
有到那里去的人都感到惊奇。他们非常善良，有爱
心，温顺，没有自私自利，如果信仰的幸福日子即
将来临，他们将成为高尚的基督徒。”［１２］（Ｐ８７）第四，
提及了日本与琉球的关系以及萨摩藩对琉球的征服，
提到琉球的地理位置接近于日本，同时日本国王派
遣军队对琉球群岛进行军事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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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也是论述的重点，提及了琉球人在马尼拉开
展贸易活动，下面就按照史料的逻辑和时间顺序来论
述琉球商人在马尼拉的白银贸易。由于拉丁美洲白银
汇聚马尼拉，致使前往贸易的亚洲商人或其他国家的
商人前来贸易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为了白银，这些商
人往往会带着本国特产和东南亚特产前来交易，对
此，西班牙政府也十分支持这种贸易活动。１５７６年弗
朗西斯科·德桑德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ｄｅｓａｎｄｅｒ）在向西班
牙皇帝的信中写道：“中国人带来了大量的胡椒和丁
香，由于墨西哥的白银和这些地区的黄金，我相信
中国人更喜欢和我们交易。”［１３］（Ｐ１０２）当时由于葡萄牙
和西班牙在亚洲的竞争关系，致使双方都试图拉拢
中国商人，然后西班牙认为自己能够在这次竞争中
成功的关键在于马尼拉有丰富的白银和黄金储藏。
在马尼拉的贸易活动中，琉球商人也加入其中。在
安东尼奥·皮加菲塔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ｐｉｇａｆｉｔａ）的 《第一次
环球旅行》（１５１９－１５２２）中这样记述琉球商人的活
动，当１５２１年５月他们一行人来到了棉兰老岛时，
受到了当地国王的热情招待，安东尼奥·皮加菲塔
记载道在这里有一个港口，有着丰富的资源，从那
里到西北部要需要两天的路程，可以看到一个叫吕
宋 （Ｌｏｚｏｎ）（现指菲律宾马尼拉）的大岛，每年有
六八艘属于琉球人 （ｔｈｅ　Ｌｅｑｕｉ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的帆船前
往贸易［１４］（Ｐ２０７）从中可以看出琉球人最早在１５２１年之
前即在１６世纪初期便与马尼拉建立了贸易关系。另
外一则史料则证明了琉球商人在与马尼拉展开贸易

时，除了进行双方产品交换，也参与了马尼拉白银
贸易。“１６４０年１月初一艘飞机失事坠落在南海的礁
石上，飞行员胡安·贝尔纳多·德·富恩蒂杜涅斯
（Ｊｕａｎ　Ｂｅｒｎａｒｄｏ　ｄｅ　ＦｕｅｎｔｉｄｕｅñＡｓ）高烧。为了求得生
存，在黎明时分，西班牙人探索礁石时发现了一艘
外观看起来像中国帆船的船只，这艘船已经失事。
当西班牙人试图进入这艘船以寻求小船来逃离这里

时，他们惊奇地发现船上空无一人，但是他们发现
有大量的白银散落其中，他们不满足于此，于是多
次潜入周围海域试图发现更多。经过他们多次探索，
他们终于在小高地的顶部发现了一个小岛，周长不
超过１勒瓜。他们乘小船一次又一次地去了那里，
发现了三个在那里呆了几个月的琉球人，他们是离
开他们国家的十个人中唯一的幸存者 （船失事）。在
这个岛上，西班牙人尽可能地改装了他们的船和另
一艘琉球人手边的船，尽管它也很小，他们分乘两
艘船，尽可能多地带着白银出发前往澳门。”［１５］（Ｐ１３１）

通过史料可知琉球商人在南海海域之上往来中国与

马尼拉进行白银贸易时，由于船只故障，导致琉球

人被困于岛礁上，随后被西班牙人拯救后随之一同
前往澳门进行白银交易。同时也有一则史料暗示了
上述琉球船只的确前往马尼拉展开白银贸易，并将
所得白银运回中国的事实。“在１６４０年不久，一艘
船只再次在往来中国－马尼拉途中失事，一个被派
往搜救的飞行员说他们是为了寻找那艘在五天前离

开澳门前往马尼拉的船，飞行员本人在几天后返回
马尼拉，根据他对事件的叙述，他被派去当那艘船
的领航员，去寻找失事船只上的船员。在途中，也
许他会再次寻找暗礁或中国船只，以便获得它所拥
有的资金。”［１５］（Ｐ１３２）由此可见从中国－马尼拉路途过
程中，商船失事的几率并不算小，其商船上往往带
有一定的白银。
从上述得知，琉球商人不仅参与了马尼拉的白

银贸易而且通过南海将所得白银运回中国。同时更
重要的一点，通过整理上述史料可以看出琉球商人
前往菲律宾马尼拉的航线情况即中国福州－棉兰老
岛－吕宋 （马尼拉），返航时目的地为福州或因风浪
转达中国澳门。值得令人振奋的一点，作为琉球国
古籍的 《历代宝案》中竟没有记载琉球与吕宋 （马
尼拉）所开展贸易的史料，这曾一度使得干扰过琉
球对外贸易尤其是琉球南下贸易路线的研究，但在
《菲律宾群岛史》中却可以发现足以证明琉球曾与马
尼拉进行贸易的记录，这个史料的发现不仅证明两
者贸易发生的时间而且从中也可以看到琉球商人是

如何参与到美洲白银的区域贸易中的。
从以上史料我们不仅可以知道西班牙人眼中的

琉球印象，更可以得知琉球商人在马尼拉所从事的
白银贸易的相关内容。琉球商人凭借着自身的航海
优势，实现了一个从事国家转运贸易者到白银运输
者的角色转变。在南海海域之上，琉球商人作为白
银的承载者将美洲白银运回中国，使得部分海外白
银得以流入中国，这种角色的演变也使得琉球商人
在东亚海域的贸易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力得

以多样化，这种转变不一定是琉球商人开展中介贸
易活动的单纯以盈利为目的初衷。

　　三、琉球商人的中日贸易与日本本土白银内流

琉球商人凭借着邻近日本的地理位置和与中国

的朝贡关系进行中日中介贸易之时，使用日本本土
白银大量购买中国货物，从而使日本白银有了另外
一条流入中国的渠道。明朝后期，日本的银矿得到
大规模开采和利用，日本的白银储量到达高峰，“在
当时日本最具代表性是今岛根县的大森矿山，兵库
县的生野银矿，还有佐渡相川 （今新泻县）、羽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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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等银矿”。［６］（Ｐ３８）白银的大量生产和中日贸易的巨大

利润使得商人们垂涎欲滴。然由于嘉靖二年 （１５２３
年）“争贡之役”事件的爆发，中日关系降至冰点，
从此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禁止中国商人前往日本贸

易，此后虽然明朝隆庆初年 （１５６７－１５７２）开海贸

易，却始终对日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但仍有一部

分商人为追逐中日贸易的巨大利润违反禁令，中国

商人暗中进行中日贸易这种行为使得一部分日本白

银流入中国。在中日之间进行贸易时，日本主要用

白银来购买中国商品。因此中国商人便将日本本土

白银的一部分带往中国。
然而，在日本白银的转运中，不只有中国商人

的身影，还有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也从中看到了商机

加入到了日本白银贸易中来。自１６世纪初期，葡萄

牙人抵达中国澳门并以此作为他们的贸易据点，在

此地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于是当葡萄牙人参与到

日本白银贸易中时，他们通过日本港口城市长崎将

白银转运至澳门，从那里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然

后他们将获得的一部分中国商品又转卖到日本，从

中获取巨大利润。荷兰人的贸易据点则在台湾岛，
其中一部分日本白银便通过荷兰人之手经由台湾岛运

至中国。可以从中看到日本白银贸易的范围波及了整

个东海海域，无论是中国台湾抑或是澳门均不能避

免，同时参与日本白银贸易的商人群体更是复杂。
然而，作为濒临日本且与其有特殊关系的琉球

自然也牵涉其中，琉球商人与其他商人一起作为日

本白银的载体，使其流入中国。英国学者威廉·阿

特威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ｔｗｅｌｌ）便曾提出，明朝海禁政策

的实施使得日本白银通过转运的方式先流向琉球群

岛、澳门地区、台湾地区、高丽和东南亚等地区再经由这些

地区的商人带往中国。［１６］因此一部分流向琉球群岛

的日本白银经由琉球商人之手转运至中国，从而推

动了日本白银流入中国的步伐。
琉球与日本的贸易关系由来已久，但同时因为

中日琉三方复杂的政治关系也使双方的经济关系变

得不再纯粹。在１６０９年萨摩藩入侵琉球之前，琉球

早在应永二十二年 （１４１５年）便与日本有了贸易往

来。琉球商人定时前往日本进行贸易，将所得中国

特产如甘草等物在其市场进行售卖，并在日本买取

刀、扇、砂金和铜等物带往中国。［１７］（Ｐ７０）此时的日琉

双方在经济地位上平等，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日琉

双方经济上的平等部分得益于日中贸易的顺利开展，
琉球虽然在对中贸易过程中获益颇多但此时并非为

日本所窥视，而１５２３年中日贸易的停止成为日本侵

略琉球的催化剂。日本为了再次攫取对中贸易利润，

便顺理成章地将目光投向知之甚多的琉球，幕府方

面试图通过琉球来重启中日贸易或攫取其中所得利

润。“岛津氏有试图通过琉球重启对明通交的企图，
随后在庆长十五年闰二月十日本多正纯向岛津家久

的信中便提及了这一企图，并希望派遣少数人马赶

赴明朝。”［１８］（Ｐ５８６）１６０９年萨摩藩入侵琉球，从此日琉

双方的平等地位改变，这次入侵使得琉球置于日本

的统治之下，日本军队对占领后的琉球王国进行杀

烧抢掠，琉球国长期经对外贸易所累积的财富也被

一抢而空。由于此时中国对日本实行海禁，中日之

间无法正常进行交易。为了谋取更大的贸易利润，
日本便决定利用琉球与中国的特殊关系进行贸易，
因此原本独立的琉中贸易也被日本所暗自控制。

从此，琉球的朝贡贸易所需资金均由萨摩藩出

资即用日本白银来购买中国货物，而所购买的中国

货物也由萨摩藩统一处理，这就形成了缺少日本的

资助琉球便无法前来中国贸易的困境，但这也意味

着日本的白银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转移到了中国，从

此真正拉开了琉球日本白银贸易序幕。关于明朝琉

球的白银贸易具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是１６０９年至１６３３年、１６３４年，这一阶段主要是

指萨摩藩入侵琉球到琉球国王尚丰王的册封，再到

２年１贡的恢复。第二个阶段是１６３３年、１６３４年到

１６４４年、１６４５年、１６４６年，这一阶段是以册封尚丰

王为契机，从恢复２年１贡到明王朝灭亡及南明政

权瓦解为止。［１９］在第一阶段中，为了获取中国产品，
琉球在萨摩藩的强力支配下使用日本白银前往中国

进行贸易，贸易的物品多为中国生丝。据西班牙人

所描述，琉球通过经营中日之间的丝银贸易而变得

富有，［１］（Ｐ９８）在此之后琉球古籍 《历代宝案》中便多

次提及琉球商人与中国的生丝贸易。
在崇祯七年 （１６３４年）发生的一起福州商欠案

也于此相呼应。琉球国中山王府三法司马胜连、毛

泰运、吴呈瑞于崇祯七年前来中国进贡，托福州私

商代购买湖丝４５９４斤，交付白银４９９８两，但是商

人并没有交付货物，因此琉球商人特向官府投诉来

追回货物，在投诉状中写明了每个中国商人所欠白

银和应交付的生丝数量，“须至申者计开林泰：银七

百二十一两二钱五分，该丝六百六十三斤；何六：
银五百二十一两正，该丝四百七十八斤；冯敬：银

四百五十四两七钱八分，该丝四百八十斤；冯鼎：
银五百二十两八分，该丝四百七十斤八两；梁迹；
银四百五十二两六钱，该丝四百六十斤；方春：银

三百二十一两，该丝二百九十四斤等”。［２０］（Ｐ６５５）由此

可见在这一阶段琉球商人以购买生丝的方式将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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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日本白银带往中国。在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与第
一阶段有所不同，其区别在于贡期的恢复。在中国
的朝贡体系下，琉球国与其他朝贡国一样按照明政
府的规定定期朝贡，但明廷显然优待琉球。在明洪
武年间，琉球国朝贡频繁，不仅一年一贡，甚至一
年多贡。随着琉球商人多次破坏朝贡规定，明朝遂
要求琉球一年两贡。而随着１６０９年萨摩藩入侵，明
廷因担心琉球被日本控制，于是在１６１２年下令其十
年一贡。贡期的调整极大地影响了琉球的朝贡贸易
活动，也从而影响了日本白银流入中国的步伐。为
了更好获取对明贸易利润，琉球使臣开始不断请求
明朝恢复贡期，但始终没有成功。例如在１６１３年便
发生了琉球使臣不顾明朝禁令前来朝贡的事件，“又
明年再贡，福建守臣遵朝命却还之，其使臣怏怏而
去”。［２１］（卷３２３《琉球传》）其后琉球贡期又经历了１６２３年的
五年一贡时期，而此时贡期又重新恢复为两年一贡，
这使得琉球比以往更加频繁地前往中国进行贸易，
频繁的贸易活动带动了更多日本白银的流入。在崇
祯十一年 （１６３８年）就发生了一起福建商人骗取琉
球商人贸易银两的事件 “何荣、梁迹、冯光、蔡清
欠银贰仟两正，冯季鼎欠银五百两正。”［２０］（Ｐ６６７）以上
的商欠案可以看出琉球商人曾携带大量日本白银前

往中国购买生丝，一部分日本白银借此途径得以输
入中国。
萨摩藩的入侵给琉球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苦难，使

得琉球王国深受日本的压迫，而琉球的日本白银贸易
也在此时真正开始发瞻。日本官方命令琉球商人用其
白银来购买中国商品，使琉球成为了重启中日贸易
的媒介。在琉球朝贡贸易的掩护之下，日本暗中用
白银购买中国产品，这种行为导致了日本白银搭载
着琉球商船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琉球商人也就因
此成为了日本白银的载体，加速了日本白银流入中
国的步伐，琉球商人顺应历史的大趋势在日本白银
内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纳入到了东亚日本白银

贸易活动中，为东亚白银的流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种贵金属的白银被世界各地人们接受之

后，成为世界通用货币在全球市场上扮演结算的重
要角色。明代的中国凭借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
竞争力大量向外吸收白银，这刺激美洲白银和日本
白银涌入中国。随着美洲白银的东来和日本本土白
银西进，整个东亚成为了世界白银的 “聚宝盆”。大
量白银在东亚的流动使得东亚白银货币圈的形成已

成必然。在此货币圈内部，无论是作为美洲白银运
输者的欧洲商人－葡萄牙、荷兰和西班牙人亦或者

是亚洲本土商人－日本、琉球等商人群体都纷纷投
身于东亚白银贸易之中，他们的存在使得海外白银
能够以一种迅速而简便的方式流入中国，但在这些
商人群体中有一个特殊的存在－琉球商人。如果说
中国商人与日本商人被困于明朝海禁政策而难以自

拨，西班牙商人由于 《托德西拉斯条约》的签订而
身陷囹圄，那么琉球所从事的白银贸易就显得独具
特色与优势了。第一，琉球凭借与中国的紧密朝贡
关系，往来中国海域不受束缚，可以用所获得中国
特产和东南亚商品前往马尼拉进行交易，以换取白
银，再将白银运至中国。第二，琉球濒临日本，到
萨摩藩入侵之后日本白银的流入更是受到日本官方

支持。第三，也是琉球商人自身所区别于其他欧洲
商人的最大特点即琉球商人在白银贸易中所扮演的

角色为白银的转运者，而非欧洲商人白银给予者的
身份，且琉球从事白银贸易最终目的并非为了获得
中国商品来满足本国市场的需要，这与欧洲人从事
白银交易的目的显然不同，琉球商人希望能够通过
此贸易最终盈利，其最终是为了利而非物。这三点
体现了琉球商人群体与其他商人群体相比所具备的

独特之处。在此优势之下琉球不仅满足了自身对财
富的渴求，又促进了海外白银的内流，无论对中国
亦或者琉球而言，在某种程度上都实现了双赢。在
东亚白银货币圈中，琉球在与中菲开展中介贸易时，
除了进行产品交换同时也进行白银贸易，将部分马
尼拉的美洲白银运至中国。在１６０９年萨摩藩入侵琉
球之后，日本躲在琉球背后借琉球朝贡之名暗中进
行中日贸易。在这之下，琉球商人在使用日本白银
购买中国货物之时，日本白银早已悄然流入中国。
综上所述，琉球商人在明中后期大量海外白银流入
中国的大背景之下为其白银的输入做出了突出的贡

献。但斗转星移在１８世纪中后期，由于琉球中介贸
易的衰落和日本白银出口数量的锐减，中国反而成
为了白银的输出国，琉球商人也便不在海外白银输
入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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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陈出新，在大数据背景下红色旅游用户画像整体
构建流程，主要依托于大数据平台，并形成较为完
整的业务流程系统，且融合了多方业务数据来源。
通过构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红色旅游用户画像体系，
从数据层面到产品层面，不断提供更加精准的标签
管理、算法及业务管理内容，能够为红色旅游地区
发展奠定一定的知识基础。实际上，大数据平台与
红色旅游用户画像的融合，从ＡＰＩ接口服务输送到
各个业务方，增加数据服务人员范围，描述用户量
化特征，能够推动红色旅游更深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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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２－２３．
［２０］历代宝案（琉球国古籍）：第一集（卷４０）［Ｍ］．台北：台湾

大学，１９７２．
［２１］明史［Ｍ］．据广方言馆本补用嘉业堂本校 ．

（责任编辑：周　淳）

·４７·

第１期　　　　　　　 　　　　　　　 　　　　　　宜春学院学报　　　　　　　 　　　　　　　 　　　　　　第４５卷


